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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寥哉 刀郎 罗刹海市

刀郎迎合了这种由下而上的价值 并因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学而被认可为当前

刀郎又红了而且更红！《罗刹海市》讲了当下中国的鬼故事？

不能直言的环境，情绪要控制，发泄需婉转。比起当年李志的直接，刀郎这次的全部架空现实，展示了一个什么样
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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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迎合了这种由下而上的价值，并因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学而被认可为当前

“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大宣传的成功案例，看来更会进发全球点击播放量最

新纪录，成为被主流渴望的中国文化输出之代表。

2004年刀郎的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火爆全中国，那招牌一样嗓带沙哑的开场唱词，充斥了当时中国

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农村集市、商店街以致超市门口，避无可避，成为洗脑神曲的炸街先驱。这张专辑

正版销量达270万张，盗版则不计其数，用刀郎自己的说法，是“赶上了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传统唱片业的

最后一趟末班车”。

忽然火热之后，虽然刀郎的歌能红出圈，甚至上到春晚舞台，然而这个名字却在大部分时间离开公众视

线，除了将近十年前的演唱会前稍有宣传，或还有个别新作推出，已完全不能跟当年那样的旋风相提并

论。直到接近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刀郎才真的再火起来，而且比上一次更甚——

一个多星期前发布的新专辑《山歌寥哉》连同当中主推的歌曲《罗刹海市》，近日在中国，于手机等各种

网络空间疯传，一切赶流量的时代是以数字吓人：截至目前，全中国播放量已有40亿抑或50亿；还不止于

此，目前歌曲推出仅仅十天，《罗刹海市》却将上看全球最高播放量新记录60亿！

有别于上次在公共场合炸街式传播，如今播放是在手机里，电脑旁。人们是否在听音乐已非关讨论《罗刹

海市》或整张专辑的要旨，因为围绕它所引发的舆论、批评、猜谜、网暴，以至它之流行的背后的基因，

比歌曲本身更需讨论。《罗刹海市》及其专辑已脱离流行音乐自身，成为一个必须探讨的文化及社会现

象。

目前歌曲推出仅仅十天，全中国播放量已有40亿抑或50亿，并上看全球最

高播放量新记录60亿。

两极评价：封神，还是差强人意？ 


就如二十年前走红后，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神秘性的那个刀郎一样，这个面对今时今日之“封神”，仍深明反

向营销及自我包装之道的刀郎，面对各方对骂，识时务地保持了沉默。由专业人士到网民的指骂或赞赏，

无论哪一边，看来都极端地超过预期了。他只需继续保持缄默，任凭各种对歌词的不同诠释口水横飞，愈

是这样，广大的网民反而会更为他着紧，供献出更多流量。

今次的刀郎旋风，缘起自一个很难确认到底是精心策划、还是意外凑合的炒作：专辑中一首歌《罗刹海



市》，歌词隐喻丰富，被评为是刀郎个人对以前批评过他音乐的歌手名人的影射报复，当中包括那英、杨

坤、汪峰及高晓松等大咖。

特别是那英，她那些“听刀郎都是农民”，又或“他不具备审美观点”的评价屡屡被重提（有些传闻出于她口

的批评从没经证实），以至过去十天，就此曲在那英的视频留言区，竟然有上500万的回应，大部份表达

出对那英之前负评刀郎的各种反感不满。无论这是否一台策划出来的营销，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后续已

经不能局限为一场当事人所能主导的宣传，而必须理解为：这一逆袭报复的说法，无论真伪，肯定是击中

了社会上某种潜藏的集体情绪，引起海啸式的爆发共鸣。

那“教训”看似是以这样的叙事发展：一个低调十载，虽有流行往绩，但从未被行内大咖认可的草根音乐

人，终于斧底抽薪一雪前耻，并借用高深的中国传统文学隐喻，骂尽当年曾奚落他的人。一场痛快淋漓的

复仇，伴随神曲不断重播！拥护者宛如直呼我们得支持刀郎，尤如必得把当年看低我们的人打倒！

是这样的叙事：一个低调十载，虽有流行往绩，但从未被行内大咖认可的草

根音乐人，终于斧底抽薪一雪前耻，并借用高深的中国传统文学隐喻，骂尽

当年曾奚落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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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声浪中人们已很难分清，全网60亿收听，有多少乐迷是为听新曲而来？有多少又只是为了支持这种

报仇说法？又有多少只是想通过参与讨论，以抒发同样积存的怨气？

如果从专业音乐人和普通听众两种角度出发，现在的舆论大致正分为此两派立场。专业人士，包括乐评人

及音乐制作人，偏向对刀郎新作评价不高，曲风和唱腔过於单调、没动人旋律、唱词复杂、努力想融合由

trap到reggae跟中国民谣的结合，但效果差强人意等理据并不缺乏。高流量播客节目“坏蛋调频”的王师傅

从创作技术角度拆解后，留下刻薄但不无坦白的评价：当年刀郎不难听，但是烦人；现在刀郎不光烦人，

而且难听。

但如果留意弹幕或潮水般的乐迷留言，又是另一番风景。不少网民也真的认为作品动听、比喻深刻、骂人

不见血、文学价值极高、很有格局⋯⋯而且正评居多，确实拥有巨大的群众支持力量。

两极的对峙夹缝中，也正好是我们来切入《山歌寥哉》及《罗刹海市》作品核心的好时机，来看看它的音

乐和歌词是否真的那么好，又或者真的那么坏。

这种由对品味错付、高雅与俗见等相对概念的调侃，引申成对当前社会价值

或审美颠倒的讽刺，显然易见。

当代聊斋要说什么 


实在来说，整个《山歌寥哉》的意念源自《聊斋志异》，连序曲在内11首创作，全部词曲以至录音部份弹

奏，都由刀郎一手包办，可说是现在较少见的概念专辑。要知道网络早就改变了当前流行音乐的发行方

式，多以单曲推送造势，歌与歌之间关系松散，更多时候已没有了一整张专辑的必然性。

《山歌寥哉》由《聊斋》启发，创作了以书中各章节或元素为参照的曲目：《序曲》、《罗刹海市》、

《花妖》、《镜听》、《路南柯》、《颠倒歌》、《画壁》、《珠儿》、《翩翩》、《画皮》和《未来的

底片》，怎样看来，这还是一次相当认真及有想法的尝试。如果放进更大的文学及社会评论脉络，甚至可

据此理解为刀郎今次要说的，是当代聊斋。

认识到这个切入点，其实就不会把他的歌误解为针对个别“旧恨”的报仇歌，因为古代聊斋的基础，具基本

文学认知的人都该懂得，本身就是借题发挥，以幻想、比喻，通过灵幻故事，去表达对世间人情伦理以至



个人心魔的关注，可以是讽刺，也可以是教训。它呈现的，是人性各种阴暗面，通过灵异鬼魅去道出七情

六欲及其危险，根本是指向更广泛的民间社会丑恶面。

刀郎以此借用到曲中，便出现了《罗刹海市》这类作品，歌词依据原作品背景，写一个名叫马骥，长相俊

朗，来自华夏的贵公子，误闯进罗刹海市这个一切价值观和我们身处社会完全相异的世界，那里黑白颠

倒，以丑为美，以善为恶，只有越丑的人掌有越多的权力资源。但刀郎行文上提炼不少，用词尖酸，方便

不同的听者投入各种比喻当中，各取所需：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

过七冲越焦海三寸的黄泥地

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

河水流过苟苟营

苟苟营当家的叉杆儿唤作马户⋯⋯ 


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注：驴简体为驴）


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注：鸡简体为鸡）


勾栏从来扮高雅


自古公公好威名⋯⋯ 


爱字有心心有好歹

百样爱也有千样的坏

女子为好非全都好

还有黄蜂尾上针

西边的欧钢有老板

生儿维特根斯坦

他言说马户驴又鸟鸡

到底那马户是驴还是驴是又鸟鸡 


针对这份歌词，网上出现各种不靠谱的解读，其中不乏针对性的血腥代入，例如： 


那又鸟→那鸡→那英，意思是“那”本是只“鸡”却自认为“鹰”，鹰与英同；


“驴”暗讽杨坤的声音；


“公公”指高晓松。松与公近：


“一丘河”即汪峰，河即汪，丘即峰，何等贴切！ 


文本越含糊越有利，才越能得以承载更多渗杂进来的读者主观意愿，这些意

愿可以是帮刀郎出出气，也可以是表达出一种对社会扭曲美学及制度的反

省，以至单纯的以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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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些附会不计，但文本大意中，这种由对品味错付、高雅与俗见等相对概念的调侃，引申成对当前社会

价值或审美颠倒的讽刺，显然易见。

综观整张作品，承继自原典的丰厚真传，往赞美方向，是于当代重新激活了古文本（据云也使《聊斋志

异》及维特根斯坦的书增加销路）；往批判方向，则大可视为过度消费老文本，没有太强的原创性。而这

才是此曲疯传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竟然是由民间再一次大规模地创造了它的新意义。

正如那些“作者已死”的论述，原文本的原本作者思维是什么已无关宏旨，需要关注的是用者 / 乐迷如何纳

为己用，并创出自身意义。于是，文本越含糊越有利，才越能得以承载更多渗杂进来的读者主观意愿，这



些意愿可以是帮刀郎出出气，也可以是表达出一种对社会扭曲美学及制度的反省，以至单纯的以为自己是

在伸张正义的发泄。

而且反过来，当大家以为刀郎是在骂仇人之时，被忽略了的还有另一种解读，就是歌词也可以是骂一众吃

瓜群众网民——那些号召骂完那英，要转而结党第二站骂杨坤，第三、第四站去骂汪峰和高晓松的人。

在不能有话直说的时代 


这种虚假与随俗，建基于此刻一个更大的社会及创作环境，那种敢于直视问

题、提出控诉及透露出真正站得住脚的指骂理据的失落。一切只能以暧昧

的、模糊的、不着边际的方式来表达。

直接地说，这首歌的社会价值绝对比它的艺术价值为高。网民在这一轮狂欢中，共同再捧出一个人民英雄

和流量大作。刀郎迎合了这种由下而上的价值，并因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学，而同时被认可为当前“中华文化

伟大复兴”大宣传的成功案例，看来更会向全球点击播放量新记录进发，成为被主流渴望的中国文化输出代

表。

当然，流量归流量，若真的要以刀郎这张专辑来代表中国文化输出，无疑会尶尬得很。因为更多的业内批

评，是对其音乐质素的置疑。刀郎把《山歌寥哉》定义为民谣，歌曲受中国各地的小调及山歌民谣启发，

包括广西山歌、河南道情、东北靠山调、栽秧号子等，也渗入古筝、唢呐、二胡等传统中国乐器，再而有

其他西方流行音乐的融合意图。但不足的是，这些融合都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听著听著，整张专辑由头

到尾就像一首越听越不耐烦的长篇歌串烧。

相比歌词中明显的丰富意象与用心（实在是中国大陆近年最重视歌词行文的流行作品），音乐创作这一环

却是力不从心。比起过往的压倒性流行作品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情人》等，这张专辑的问题是它

既不能成为像当年那种可随之朗朗上口跟唱的通俗洗脑歌，又不能达到另一境界的高水平艺术概念音乐。

回到群众反应这问题，一种虚假的正义伸张，才是《罗刹海市》那美丑颠倒世界的现实写照。这种虚假与

随俗，建基于此刻一个更大的社会及创作环境，那种敢于直视问题、提出控诉及透露出真正站得住脚的指

骂理据的失落。一切只能以暧昧的、模糊的、不着边际的方式来表达。

这也是为什么“聊斋”这形式应用于此时会得心应手，它诞生于一个不能直言的环境，情绪要得到控制，发

泄需要婉转表达。那期望表达的一众，包括了本身可能是生活更不济、但渴望有朝一日翻身的低下层，可

能是对当前主导霸权阶层不满的受压迫者，也可能是那些深感不公想凭一己之发言可吐一口闷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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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望表达的一众，包括了本身可能是生活更不济、但渴望有朝一日翻身的

低下层，可能是对当前主导霸权阶层不满的受压迫者，也可能是那些深感不

公想凭一己之发言可吐一口闷气的人。

想想从前：竟然值得珍惜 


但作为民谣，比起李志一类直接表达社会触动的歌手，刀郎这次全部架空现实的创作，展示的也是一个音

乐人已无法直接抒发社会情怀及具体问题的时代。自2021年开始，过去数年间，中国大陆娱乐圈以“清朗”

之名，触发了从表现形式到表演内容的大型整顿和监控。如同纹身都得遮掩，摇滚和说唱的愤怒被压制，

音乐的能量被封锁。音乐会现场的情绪和摆动都得控制。而这不独限于音乐圈乐迷之间，而更是一整个社

会的压抑。

在 个个体情绪得被高度控制的地方 要有多少的压抑 驯服 与自我的心理内化自制 才可叫 个摇滚



在一个个体情绪得被高度控制的地方，要有多少的压抑、驯服，与自我的心理内化自制，才可叫一个摇滚

乐迷不在表演场上挥拳摇摆。刀郎其实不会介意他作为大俗这一面，他的自我定位和包装本来就精准无

误。本名罗林，四川来的小子，从一个在海南岛演出的琴键手，几年后化名极尽新疆联想的刀郎，忽地变

成了面对中文音乐圈的西域音乐代言人，声线都可随之变得沙哑粗犷，更合乎人们对西域的想像。

在一个个体情绪得被高度控制的地方，要有多少的压抑、驯服，与自我的心

理内化自制，才可叫一个摇滚乐迷不在表演场上挥拳摇摆。

事实上，刀郎最好的，就是他大俗这一面，作为时代的街头背景曲，一同唱起《2002年的第一场雪》也实

在有种地摊式的不拘小节，和想起那个时代的相对放任与无拘无束。现在大陆城市的通道地摊上，挤着的

都是面对小手机屏幕做直播的人，有的没的在和屏幕上的粉丝答话。那张专辑里《情人》的直白，以当时

中国尺度而言已算大胆破格，同时也被评击过为大俗的表白，但若放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却很可能是通过

不了：

你是我的情人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用你那火火的嘴唇

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 


《罗刹海市》争议中，评论人丁太升的一个观点不容忽视，大意是，那英她们对刀郎的评价有多公平或不

公也好，不要忘记，那个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明星名人，也可自由批评的时代仍然值得怀念珍惜。比起现

在处处设限，不敢贸然表态，多多自我审查的常态，理应更勇于表态的创作人也得面面俱圆，时刻担心被

追究，遭举报，那时反而有今天比不上的直率与坦诚。然而那场雪，落下之后，当我们还以为它是第一场

雪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它同时也是最后一场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s1SbDhyRs

